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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晚報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社會對教師變得刻薄起來。且不說國家對教育投資的隱形下降，也且不說有些地方對中小學教師工資的連年拖欠，單教師的社會地位也岌岌可危。每年各地都有毆打和侮辱教師的事件發生。近幾年教師動輒被推上被告席，和自己含辛茹苦教育的學生對簿公堂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甚至有人竟向教師獅子大張口，幾萬、幾十萬地索要，仿佛向教師討還血債似的。我的天呵，究竟教師得到了多少？誰算過一個中小學教師一年的付出，他該得多少，實際上得到了多少？沒有！人們似乎都有一種錯覺，以為教師都是 

	


些不勞而獲者，是榨取學生及其家長血汗的寄生蟲，是地方財政緊張的罪魁禍首。還有不可忍受的是一些媒體對教師的惡意報導和無端指責。1999年在浙江發生的徐力事件，這本是一個偶然事件，是一個個案問題，可我們一些媒體極不負責任地把整個教育說得一塌糊塗，仿佛曾經辛苦一輩子的教師一夜之間變成了歷史的罪人。我不是說我們的教育沒有一點問題，也不是說我們教師沒有一點責任。但任何反映在學生身上的問題，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學校的責任。如果沒有就業競爭的壓力，如果沒有社會對分數的過分關注，沒有家長望子成龍的殷殷期盼，教師不明不白地勞動又何苦來著？如果說教師的一切行為是在折磨學生，那麼教師難道沒有同樣身受其苦？看來問題絕沒有這樣簡單，對教師口誅筆伐是無濟於事的。事實上教師的行為並不完全取決於自己，起決定作用的依然還是社會，因此任何藉口某一事件而詆毀整個教育、教師的行為，如果不是不瞭解教育的內行人士，就是別有用心，是對國家民族缺乏責任心的一種表現，因為他追求的不是別的，是新聞的轟動效應，其後果是惡劣的。我們都不會忘記“文革”期間發生在河南的“馬振甫事件”。這原本也是一個偶然事件，可在當時，在社會對教師普遍不信任以及對整個教育缺乏實事求是態度的形勢下，竟成了對河南乃至全國的教師進行迫害的契機。歷史的教訓難道不夠深刻嗎？當然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迫害現在以至今後可能不會再有，但在對教師惡意詆毀的氛圍中，輕視知識，無視教師的行為卻仍然會發生。 

　　眼下，很多中小學教師普遍感到教師難做。一方面是眾多公公婆婆制定了種種清規戒律，以及一些所謂權威人士對教師的喋喋不休的議論，還有一些家長對教師的種種抱怨；另一方面，是學生對教師的蔑視，對知識的深閉固拒。稍不如意便揚言“我告你”！這並不是沒有先例，教師你能怎麼辦？你向誰宣戰？你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無比的網，你不過是這個網上的一顆小小的蜘蛛而已。本來教師是人類文明的傳遞者，是照亮黑暗的篝火，可是現在卻成了“被縛的普羅米修士”。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社會應該張揚什麼，貶斥什麼？我們的學生應該痛恨誰？教師表達自己的意願的渠道在哪里？寫到這裏，我想起了鄭板橋的一首打油詩：“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課少父母嫌懶惰，功多弟子結怨仇。”但願這僅僅是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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